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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我是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杜秀英，我是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幸运得法的。得法前由于身体不好，先后做过三次手术，脾气也不好，经常和丈夫打架，张嘴就骂人。神奇的是，我看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后，三天就不再骂人了，一点点的身体也好了。我真切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 


一、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非法劳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我因不放弃修炼，两次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后又被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二、丈夫于怀才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一直把我视为重点跟踪对像，企图绑架迫害我。因我走脱绑架未成。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哈尔滨呼兰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姜继民、国保大队长陈兆林，指使国保大队警察颜庭辉、许兴武等人，将正在往食杂店推销面包的丈夫于怀才无辜绑架并非法拘留十天，并跟我婆家人讲：“根本没想抓你儿子，目的是让你儿媳妇回来换他。”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丈夫于怀才被放出（非法拘留期满）。由于绑架的当天我丈夫于怀才的钥匙和送面包的一千多元货款被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陈兆林他们扣压。所以，放出后的第二天，于怀才到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去要被扣押的钱和钥匙。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陈兆林和教导员陆文学说：“你还敢上这来要钱？！你别回去了。”就又把于怀才关押到呼兰区看守所，并无故劳教一年。于怀才在看守所绝食抗议，呼兰区看守所将于怀才关押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警察将于怀才送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因身体检查不合格，劳教所拒收。这样，又把于怀才拉回到呼兰区看守所关押。呼兰区看守所长王才等人欺骗于怀才说放他回家，让他吃饭。结果，第二天再次被送劳教所。 


二零零七年三月末，家属到医院去看望，只见一米八六的个头，原体重二百多斤的于怀才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体重已不到一百斤，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嗓子嘶哑，发不出声来。原本方形的脸已变形，又大又长，不堪入目。我女儿看到眼前的爸爸，惊吓的大哭着跑了出来说：“这不是我爸爸，他的脑袋那么长？”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于怀才的手不停的往墙上摔打，手背被摔打的血肉模糊。此时，于怀才已生命垂危，可还戴着刑具手铐和脚镣。后经家属强烈抗议，才将手铐、脚镣解下。于怀才的哥哥见他总是往墙上摔打，手已经摔坏，就给他戴上手套，不一会就粘在了一起。于怀才已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劳教所仍拒不放人，几天后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三岁。 


于怀才被迫害致死后，劳教所在死亡证明上公然伪造了几种病名，让于怀才的哥哥于怀富签字。于怀富不签：“我弟弟于怀才根本就没有病，是你们给害死的！”官方威胁、恐吓家属：“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照样火化。”这样，于怀才的尸体被草草的火化，在“六一零”的参与下注销了户口。凡是参加葬礼的人不许带手机，不准照相。


三、再一次遭劳教迫害 


丈夫于怀才被迫害致死后，我四处躲避。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我和同修在呼兰区许卜乡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再一次遭绑架。被呼兰区公安分局送劳教一年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被送往哈尔滨市戒毒所，由于身体原因拒收。把我拉回呼兰区看守所，第二天，呼兰区看守所的所长宋长河给万家医院院长送礼，不让医院说我有病。就这样，我又被送进前进劳教所。 


入所后，劳教所王敏（队长）和刘畅（副队长）拳打脚踢，把我的胳膊象拧麻花一样背到后边，按着我的手指往一张白纸上按手印。我不配合，王敏接连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把脸都打坏了，刘畅还侮辱我。


劳教所的吃住条件极差，每天强迫做奴工，薅草、喂猪、喂鸡鸭鹅、撮猪屎等，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二零一一年五月，劳教所搞“攻坚战”，所长、队长签字，保证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并与奖金挂钩。三个警察包一名法轮功学员，“转化”不了扣工资。一时间，整个劳教所在恐怖之中。先是劝说“转化”，不成接下来是威胁、羞辱、罚蹲、不准洗漱、不许上厕所。我被罚蹲了四、五天，晚上有一宿蹲通宵。有一天在喂养厂干活时，天下雨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躲雨时，说几句话，被大队长王敏听见，授意下班张艾辉队长及班长惩罚我。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一轮残酷迫害开始了。劳教所层层下令逼迫法轮功学员诬蔑大法，用以证实劳教所“转化”成功。上午九点多，队长王晓伟把我找到二楼，让我按她们说的话去说。我回答不能说，因为我师父从没骗过我，他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所以，我不能说假话。王晓伟用各种方式哄骗、威胁我，她看我不从，拽起我的脖领子，把我薅到三楼，给我戴上手铐挂在床上，让我蹲着，由警察王美英看着。过了一会，王晓伟拿着一根电棍进来，薅着我的头发把我拽起来，气急败坏的用电棍电我。我躲开了电棍，她又让我蹲。此时，我听见了隔壁房间同修的惨叫声。我被罚蹲了六个多小时。全身抽搐、颤抖、麻木，不能动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胧中有人说话，说心脏正常。原来说话的是医生汪美琪。 此时，我全身瘫软，手脚冰凉。直到晚九点多钟，才由两名警察把我扶回监室。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不胜枚举，而且迫害还在持续。◇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二十六届圣派翠克节游行，天国乐团连续七年应邀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


今年的游行有七十多个团体参加，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左图）和腰鼓队（右图）是游行中仅有的华人团体，队伍整齐，乐曲振奋，与市民同乐，沿途受到观众赞赏。游行路线穿过多伦多 Bloor St.和央街及市政府，加拿大CP24电视台现场直播。


当天虽然天气寒冷，但阳光灿烂，低于摄氏零度的寒冷天气并没有影响多伦多市民观看游行的热情。七十多个游行队伍，超过两千人参加了游行。吸引了约三十万市民驻足观看。


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仅有的华人组成的游行方队，给游行总指挥布莱恩•法莫留下了深刻印象。法莫先生说：“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很高兴能看到，在游行的路两边，有很多中国人，他们鼓掌、拍照、喝彩，很精彩。”他表示法轮功为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知道法轮功在中国是受迫害的，但在加拿大是受欢迎的，所以他们七年都参加了圣派翠克节游行。


一位年轻华人女士穿着一身桔黄，戴着很多绿色装饰品，象一株黄花绿叶，朋友不停地在给她照相。当看到打着 “法轮大法”横幅的天国乐团过来时，她欢呼着说：“看，法轮功！好多华人啊，赶紧给我拍照。越多越好。”拍完后，她对记者说：“我姓叶，从大陆出来旅游的。你知道吗？我在香港看到法轮功，到欧洲看到法轮功，在这又看到了，法轮功真的全世界都有耶，还特别多人。今天的游行也是法轮功人最多，队伍最长，阵势最大。我真高兴，到哪都看到他们。很遗憾，只有在中国看不到。”


来自北京的伍女士和先生带着孩子观看游行，伍女士说：“刚到海外二个月，就看到这么大的游行，特别是看到法轮功的队伍在海外这么美好的展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伍女士和先生都表示在这自由的国度，一定会上网多了解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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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国家掠夺器官》（State Organs）一书去年问世以来，国际社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多国医学界也发起联署制止迫害。2013年2月底，台湾医界与卫生署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该书作者群参加，包括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赫尔辛基观察组共同主席暨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医务主任徐建超医师等人。专家们莅台演讲一星期，协助推动台湾相关立法，其间台北市律师公会通过了国际上首份律师界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声明书。


2月27日，五位专家共同前往台湾立法院作证，立法委员支持管制境外器官移植。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示，七年来，中共在受到强烈谴责下端出禁止器官买卖法条，却加大掩盖器官来源。麦塔斯直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其实不减反增。麦塔斯呼吁，台湾政府及国会应立法或修法禁止成为跨国界、强摘器官罪行共犯及使用死刑犯器官。


翌日台湾四大报都予以刊登讨论，强调卫生署已在会上透露，最快7月份将施行境外器官买卖中介判刑处罚。中央广播电台、TAIPEITIMES也聚焦讨论《国家掠夺器官》作者群在台湾的演讲活动。





多伦多学员参加圣派翠克游行　大陆游客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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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台湾疾呼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用海外信箱给� HYPERLINK "mailto:freeget.ip@gmail.com"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丈夫被迫害致死　哈尔滨呼兰区杜秀英再遭非法劳教








请您思考：文革中批判孔子时，全面灌输孔子的思想如何害人、却不许人们看到原文去自己分辨；今天，中共毁掉一切法轮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不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一书、自己做判断。


文革中，国家主席一夜间“铁证如山”地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各种自杀、杀人怪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


中共害怕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就是怕谎言和暴行被揭穿吗？在中共高压下，为何有那么多人坚持修炼法轮功、坚定如初？为何中共不敢让人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呢？





于怀才遗像














